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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来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

家。他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
路线、方针、政策，以非凡的才能，卓
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中国
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
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很多
世界政要都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谈判
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尼克松：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松曾于1972年和1976年两
度访华，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期间，他与中
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

《上海公报》）。这是中美签署的第一个
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中美隔绝
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周恩
来的接触中，被周恩来那种伟大的精
神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在他
眼中，周恩来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个拥有强大民
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写道：
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有位难以对付
的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
位美国谈判代表：“要是你们认为我
们难打交道，那等你们遇上周恩来的
时候再看吧!”当我们真的遇上周恩
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
形容的那种僵硬的谈判者。……当
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
军的问题时，我知道这个问题特别敏
感。我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国从日
本撤军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
于是，我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
国的国家利益的，尽管它同中国的意
识形态原则相抵触。我说：“美国可
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别人仍将在那
里捕鱼。”我指的是苏联人。我补充
说，那时日本不是与克里姆林宫和
解，就是重新武装，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
个理想家，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表示
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
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
不加任何评论便改变了话题。但是
在场的人谁也不会弄错，他的沉默只
可能意味着同意。

我与周恩来除了一起吃饭、参加
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行单
独会谈也有15个小时以上。我留下了
4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
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
事不慌的镇定态度。他的精力充沛
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
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
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
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
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
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
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
求休息。如果我们对公报措辞有一
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得了，
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
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
决。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

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
神。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
旺盛。

他是我见到过的领导人中准备最
充分的一位。他会前已熟悉情况，只有
在技术性很强的细节上才问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对我说，周的谈判技巧
会使我感到惊异。此话果然不错。大
部分谈判不但涉及实质性问题，也涉及
象征性问题。……

周恩来是个顽强坚毅的人，但是
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的过程中他
是灵活的。对于公报中关于台湾的
部分，我们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我
们不愿抛弃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愿
放弃也不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
的主权要求。他想要用公报来肯定
这一要求。我们最后达成了折中办
法，就是双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语言各
自申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基辛格和
周恩来。目光始终放在主要问题上
的周恩来知道，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
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占上风更为重要。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
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
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形
成对照，周恩来从不提高嗓门，从不
敲桌子，从不为了强迫对方作出让步
而扬言要中断谈判。1976年，我对周
恩来的夫人说，她的丈夫给我印象特
别深刻的是他始终态度坚定而不失
礼，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讲起话来
越是平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这样
从容镇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
他所受的锻炼和阅历，但是也反映了
他的成熟和自信。俄国领导人显然
认为在助手面前必须拿出威严来，但
周从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

周恩来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
有时以诗喻事。有一次，周恩来借毛
泽东的《咏梅》词隐喻美国1972年的
总统选举，暗示希望我获胜。周恩来
说：“主席这首词的意思是，一件事的
开创人不一定是收获人。到了花开
满树的时候，他们也就快退去了。你
是开头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
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斯大林：“周恩来同志，我祝
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
最高领导人。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斯大林曾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
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
来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启程回国。
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盛大招待
会，斯大林破例率苏联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充满激情的祝酒词，赢得了全
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斯大林向毛泽
东敬酒后，举杯来到周恩来面前，用
饱含尊敬的口气说：“周恩来同志，我
祝你万事如意。”此次苏联之行，周恩
来娴熟的外交艺术受到斯大林以及
中外外交家的高度赞扬，在世人面前
成功树立起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了
莫斯科。在莫斯科北站举行的欢迎仪式

隆重而简短。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及
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的小会客厅
恭候毛泽东一行。会谈持续两个多
小时。快结束前，斯大林说：“你这次
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
要搞个什么东西？”会谈一开始，斯大
林就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
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
好看，又好吃。”毛泽东的幽默使在座
的苏联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毛泽东不想做更多的解释。他
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
一趟。”

斯大林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
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
他来干什么？”在斯大林看来，两国最高
领导人应该什么都能定，想完成的都能
完成。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思。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的外交才
能超群盖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本领
比他更在行，同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
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
理，自己不是总理，也不是外交部长，
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中苏友好条
约，就只好请周恩来来莫斯科了。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自己的
意思，不高兴地说：“周恩来到了，就
可以商量这件事情了。”

在要不要请周恩来的问题上，两
位历史巨人出现分歧。毛泽东还对
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发脾气，
此后也很少参加活动……外界造谣
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斯大林派
外长莫洛托夫、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
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后，同
意请周恩来赴莫斯科。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一行抵
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
大林举行会谈。刚开始，斯大林就在东
北问题上放出试探气球：要中国承诺，
除了苏联人以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
东北，不许他们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
疆。周恩来略微思考，随即反问道：“东
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
算第三国居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
人了。”斯大林措手不及，尝到了周恩来
的厉害，赶紧解释说本意是禁止美、日、
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
动。双方不愉快的气氛随即缓和。至
此，斯大林才明白毛泽东非坚持把周恩
来请来不可的原因了。

基辛格：他是我遇到过的最
有魅力的人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
题专家。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写的《论中国》一书
中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
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
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
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
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
对方的心理活动。……他已成为毛
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
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
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

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
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
国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
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
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
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
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
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
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
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
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
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
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
的最大荣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
周年，《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云飞
采访了基辛格，基辛格说：“周恩来智
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
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
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
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在谈到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时，基
辛格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

“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
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
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
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
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
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
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
貌。”基辛格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恩
来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
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
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
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
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
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
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
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
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
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
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
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
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将共同点写得模糊
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
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
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
后来，中方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它的
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
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
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美方接受
了。基辛格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
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
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随后，
基辛格又讲了一个小插曲：1972年尼
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
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
一些小孩子穿着花衣服唱歌跳舞。一
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提出疑问，认为是
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
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
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
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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